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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日的北方人眼里，一个好的孩子
或一个好的女人应该是“吃有吃相、坐有坐
相和站有站相”，那么究竟什么是“吃相”

“坐相”和“站相”呀？这对现代人来说似乎
是一个较为生僻的名词。它其实是古人为
规范人们的言行而立下的一些规矩，后经
人们口口相传和逐步完善，就成了北方人
的一个传统说教或是传统礼仪。为历代人
所遵守，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
要被训斥或遭处罚。

所谓“吃相”，其实就是有关吃饭方面
的一些规矩。是古人最为重要的传统礼仪
之一，它不但关乎社会生活礼节，也关乎人
们的身心健康。

古时，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吃
饭文化那是再讲究不过了。尤其是家族较
大的庄户人家，一般都是四世，有的甚至是
五世同堂。家大业大，凡是都要有规矩。
上百口人家讲究的是“千口之家主事一
人”。这里的“大当家”就显得十分尊贵和
重要，在家里有呼风唤雨的权威，执掌着家
里的全部经济大权。他虽然不一定是家中
老人，也不一定是家中的老大，但却一定是
个有能力的人。但凡这样的大家庭一般都
设有“小灶”，北方人习惯称其为吃“小
锅”。并且也只有太爷，太奶和爷爷、奶奶
等爷太辈分的人才有权利享受。位高权重
的大当家虽享有来人去客陪客吃饭的待
遇，却没有吃“小锅”的特权。

为了防止不懂事的孩童打扰老人吃
“小锅”，吃饭时总是分炕放桌。一般吃大
锅饭的大饭桌子都放在南炕，吃“小锅”的
饭桌子则放在北炕。由于家庭中只有爷太
们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于是民间就有了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期盼。过去爷太们
吃的“小锅”，饭菜每顿不一定很多，除了四
个压桌的小菜外，一般不超过四个炖菜或
炒菜。肉、蛋不一定天天和顿顿都有，但最
早下来的诸如豆角、茄子和土豆一类的农
家蔬菜都要让他（她）们先吃第一口。下酒
菜主要以咸鸭蛋和炒鸡蛋为多。爷太们喜
欢吃的饭菜做的次数也就要多一些。它体
现的是一个家庭的孝义。

但也有一些家庭的爷太们不愿意吃
“小锅”，而是喜欢和儿孙们在一起吃大锅
饭共享天伦之乐，这里边的规矩就大了。
于是教育孩子们应该有怎样的“吃相”，就
成了妯娌百行饭前的最主要话题。这样时
间一长，一些传统的用餐习俗就在民间逐
步延续了下来。它的基本规矩是：有长辈
在场时，要等待酒菜上齐，长辈先入座后，
晚辈们才可以按次序先后入座，即便是肚
子饿得咕咕直叫也没人敢越这雷池一步。
小孩上桌子不能用筷子敲桌子和饭碗，尤
其是不允许把筷子直立地插在饭碗里。吃
饭时要先给爷太们把酒盅里斟满酒，长辈
们先动碗筷后，大家才开始用空心手端起
碗来用餐。过去人最讨厌的就是孩子们趴
在桌子上吃饭，只有端碗吃饭才能保证每
个人都不伏在桌子上，防止“吃相”不雅和
压迫胃部影响消化引起不适。而夹菜则更
有讲究，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夹菜都必须
是在菜盘子面对自己的那一侧夹起，不能
去别人那一侧乱扒拉，尤其不能四处夹菜，
即便是你看见对着别人的方向有一块肥肉
无人问津，也不能越格去夹，更不能在盘子
中间乱翻和挑菜吃。尤其是遇到有好吃的
菜，不能争抢，更不能把盘子端到自己面前
大吃特吃。对于一些喜欢搂席的人，人们
都会对他嗤之以鼻或遭到长辈们的训斥。

古人还有一句话叫做“食不言寝不

语”，就是告诉人们吃饭和睡觉时不能说
话。吃饭不说话和嚼饭不露牙，大约是有
利于闭嘴慢嚼，这不但有利于消化，也是餐
饮礼仪的主要规矩。不能用狼吞虎咽和

“风卷残云”式的方式吃饭，也不能在夹菜
时伸长脖子，张开大嘴和伸着舌头去接
菜。通常情况下是一只手去夹菜时，另一
只手要端起饭碗接着，防止菜汁滴到桌子
或衣服上。每次夹菜都不能太多，嘴里也
不能塞得太满，否则会给人留下嘴馋、贪婪
和自私的形象。咀嚼饭菜时要尽量温柔，
不能让嘴发出吧嗒吧嗒一类的声响。口里
含着饭菜时一般都不与人交谈，防止把饭
菜喷到别人的脸上或饭碗里。当遇到无法
忍受的咳嗽和打喷嚏时，必须用手捂住嘴，
并把脸扭到背后去解决。吃饭不慎咬到了
沙粒时不能把饭吐在桌子上，而是要吐到
外边去。吃饭过程中晚辈要主动给长辈夹
菜或添饭，有些长辈人疼爱儿孙给晚辈人
夹菜，晚辈们都要说谢谢。

古人对人的“站相”也很有讲究。有一
首歌唱的是“站似一棵松 卧似一张弓”，这
是对习武人的要求。北方人从孩提时起就
教育孩子要有好的“站相”，认为青少年只
有“站相”好才显得老成持重，受人尊重，将
来才有出息。对那些手脚不老实的孩子有
的老年人就骂他们像是“看马猴子”。哪家
淘气的小孩子不慎双脚站在门槛子上，不
是挨打就是要挨骂，因为他践踏了门神，是
个从小就不懂礼数的孩子，长大也是废物
一个白浪费粮食。

过去人不但对站姿，就是对人的走姿
也都很有讲究。比如有一句话叫做“仰脸
老婆低头汉”，大约是认为女人走路仰脸就
难免要左顾右盼，于是就有了对男人暗送
秋波的嫌疑。而男子走路低头则认为是一
个城府深，心事重而不好交往的人。

在旧中国，对“站相”要求最严的当属
婚后女子，当时的女子都是民装小脚，在地
面站立不稳，两脚不得不相互交替形似捣
蒜，实在太累时就只好靠着墙根稍微休息
一下。即便是这样，在公婆面前也还必须
要卑躬屈膝，听完公婆的吩咐后必须要倒
退两步方能转身，否则就被认为是把屁股
给了公婆，此为大不敬。而双手插裤子兜
则被认为是举止不当，行为不雅。一天三
顿饭，全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当班的媳
妇却不许入座，只能两脚捣蒜双手相交下
垂于前，两眼不停左顾右盼，双手不断地为
一家几十口人盛饭端菜，全家都吃完了，还
要忙碌收拾桌子，洗刷餐具。一切工作都
做完后，才能在厨房的一个小角落里狼吞

虎咽、囫囵半片地吃上几口。
此外，在“站相”中，人们对穿衣和打扮

也都相当讲究，在什么场合就要穿什么衣
服。比如吊丧就不能穿一身红色衣服，因
为那是中国人的所谓“白事”。而“红事”即
男女结婚都要披红戴花。虽然有些现代人
衣着打扮喜欢追求个性，但这种个性都不
应离开社会的常态化，都应该遵循社会的
一些准则。要根据时间、地点和场合来选
择合理的穿着才显得庄重和得体，而一些
追求所谓“奇装异服”的人虽然在人群中很
是扎眼，但却往往被多数人所讨厌。。

至于“坐相”，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
以前，对于“怎么坐”讲究颇多。如“蹲踞”、

“箕踞”，或“安坐”、“正坐”、“跪坐”、“经
坐”、“恭坐”、“肃坐”、“卑坐”，或席地而坐、
正襟危坐、双手垂坐等，可谓数不胜数。

过去还经常可看到这样一些情况，家
里有个大男大女的，突然来了媒人；家里有
病人请来个看病先生；家里犯邪请来个跳
大神的神汉；家里摊上官司请来个写状子
的“刀笔吏”等等，对被请来的人都要毕恭
毕敬。坐在大炕上的要在炕前铺上羊毛毡
或是褥子一类的坐垫。需要坐凳子的要放
好八仙桌摆好凳子。被请者在进入状态之
前，大都要正襟危坐以示文雅和尊贵。这
些坐姿虽然表面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细观
察就会发现同一个坐姿，其实也有不同的

“坐法”。有关坐姿的理论，古人称之为“坐
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肩不下上，
身似不则，从容而任），系“容经”的组成部
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身体挺直了坐
下，小腿不要伸得一长一短，脚掌不要着
地。两眼平视的，称为“经坐”;头微低，目
光注视对面尊者的膝盖，叫“恭坐”;低头，
目光不超出身边数尺远，则为“肃坐”;头完
全低下来，甚至连手肘都下垂（如被老师批
评的小学生）”，则叫“卑坐”。

如果说过去的“坐相”对男人还可稍微
宽松的话，对女人的要求就十分苛刻了。
比如古时任何女子落座都不能叉开双腿。
是有缘由的。那时女性穿的都是开裆裤，
且无着内裤的习惯。一旦叉开双腿就难免
走光。现代一些穿短裙的女性落座时对双
腿的摆放也都十分讲究，也是这一习俗的
延续。

那么女性如何坐才不算失礼呢？从
“女”字起源上便可知道。“女”是一个象形
字，从甲骨文和小篆的字形来看，就是坐
姿:两膝着地，臀部落在两脚上，双手相交
下垂于前。“双手垂坐”不仅可防止“走光”，
且与“女”字类似，“母”、“妾”也是这种坐
姿，这是当时女性最优雅的坐姿。

五代时期，新潮的“椅上坐”开始在社
交场合流行。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人物长卷
《韩熙载夜宴图》上，便出现了这种坐法。
五代以后，人们的坐法已基本上统一为“垂
足坐”。

但旧时这种坐姿的“现代化”却很少被
女人享用。因为女人的小脚也是女人害怕
走光的重要部位，有些女人的小脚不但自
己的儿女，就是自己的丈夫也很难看到。
为此女人们上炕都不脱鞋，为防止把炕席
弄脏，上炕落座后都要盘腿，上身腰板挺直
且不能靠墙，为之盘腿打坐。中国女人的
这种传统功夫可谓一绝。上个世纪 60年
代，我曾向一位老太学习盘腿，结果没到
20分钟就双腿发麻，两脚也不敢着地了。
可那位老太盘腿打坐纳鞋底子竟然整整一
个上午没动地方，我从此就对盘腿打坐的
爷太们开始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吃相”“坐相”和“站相”
杨满良

东北人口重是众所周知的，但知道为什么口重吗？
是与这里的气候条件有关。尤其是漫长的冬季，多进盐
有利于抵挡风寒。吃盐少会干活没劲，吃盐少不抗冻，
导致东北人的口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盐酱重”。所以
东北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大酱。东北大酱已有很悠久
的历史，其酱香浓郁，味鲜爽口，已成为东北人餐桌上不
可或缺的一道佐料。

刚刚进入冬季是家家烀大酱的时候。东北大酱制
作程序繁杂，整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制作大酱用的豆
子是大豆，我们俗称“黄豆”。黄豆出油率高，油香，用其
做出来的大酱当然酱香浓郁了。起初要把黄豆选好，把
炕桌子按照十多度的角度倾斜摆在炕上，上面有挡棍，
抓一把黄豆往上一放，实诚的黄豆很快就会滚到桌下的
盆子里；不实诚的、甚至被虫子蛀过的，就会留在桌子
上。做酱要选好豆子，用的都是这种方法。我们这里选
春天用的种子也都大多采用这种方法。黄豆选好之后，
要放在盆子里泡胀，然后下到大铁锅里烀豆子。烀豆子
需要时间长，往往头一天早晨下锅，要等到第二天早晨
的时候才能烀好。那时候家家最多的只有两口铁锅，一
口用来做饭、炒菜之用，另一口往往用来烀猪食、温猪泔
水用的。烀酱豆当然不能用烀猪食的那口锅了。烀上
酱豆占着吃饭用锅，人吃饭问题就不好解决。把挑好的
黄豆用水冲洗干净倒进锅中，调兑好一定比例的清水添
进锅里，就可以烧水煮熟了。东北人称这种做法为

“烀”，像烀猪肉啊、烀土豆啊、烀茄子、烀苞米等等，是指
加清水煮熟的那种。没地方做饭，就得将就一下，把削
去皮的土豆放在锅内酱豆的上面蒸熟，在火盆里用大搪
瓷缸子打上满满一下子的辣椒酱，吃土豆就着用开水焯
好的冻白菜、冻甜菜樱子蘸着辣椒酱吃，也是一种爽歪
歪的原生态吃法。

经过一天一夜，已烀好的酱豆呈绛红色，油汪汪的，
看了就有食欲。酱豆要捣碎，下酱时越碎的酱豆下的酱
越好吃。捣酱豆是个累活，因酱豆油性大发滑，酱杵子
捣在上面易滑动，吃不住劲，所以既费力又浪费时间。
母亲捣酱豆之前，先用菜刀把锅里的酱豆胡乱地剁碎
些，这样再用酱杵子捣起来，会省力得多。也有的人家
图省力到生产队的磨坊用碾子把酱豆碾碎。把酱豆平
铺在磨盘之上，石磙碾过一圈，用锅铲子翻动一圈，直至
酱豆变成均匀细腻的酱泥。为了使做出来的酱更香，有
的人家用一半酱豆、一半炒豆做酱。把黄豆炒熟，放在
碾盘上碾成面和酱豆泥掺和在一起，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大酱更香。

酱泥做成之后，要把它做成大酱块子，便于存放发
酵。人口多的人家要做上十几块大酱块子。用谷草做
成吊绳，高高地挂在房檩上。一方面阴干着，另一方面
也让它在慢慢地发着酵。当然，也有人口少的人家把大
酱块子放在火炕的炕梢处，用秫秆隔好，上面再用报纸
盖上防止落灰。第二年开春时，把酱块子取下，用手掰
碎，兑上食盐、水下到缸里。每天都要用酱耙子把里面
的酱块不断捣碎。这叫“打酱缸”，要打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否则大酱里面的豆瓣不碎不好吃。把酱缸放在窗下
或是小园里，让阳光晒足，便于大酱再发酵。下酱有时
也分人，虽然家家都会下酱，有的人下酱好吃，有的人下
酱就不好吃，这里面的讲究很大，但也很微妙。酱缸放
在外面如果敞口，刮风时很容易把土面、柴禾末子刮进
去，有时小鸡还有可能飞上缸沿掉进去，一缸好酱就废
了。把用高粱秫秸编织而成的酱帽子放置其上，一方面
通风性能好，不至于把酱发臭，一方面也干净卫生，防止
了小鸡掉进去。有的人家用废弃的大铁锅当酱缸盖，倒
是干净不进雨了，但由于透风不好，一缸好酱发臭不能
吃了。酱缸防雨也至关重要。如果酱缸进雨，大酱还没
等吃到时候，酱里就会生蛆，挺好的一缸酱，看着里面爬
动的蛆虫顿觉让人恶心。所以正赶上大地农活忙时，如
果发现天阴下来，有了下雨的征兆，就赶紧撂下地里的
活，着急忙慌地赶回家，把酱缸盖好。新下的大酱总得
过一个多月才能食用，这时候的山野菜已经摆上了饭
桌。人们取笑能吃蘸酱菜的人为“菜驴子”，取笑能吃酱
的人为“酱驴子”。用筷子夹起很大一筷头子的野菜，蘸
足大酱，把嘴大大的张口，塞到嘴里，嘴唇及其外部都沾
上了大酱，那种淡淡的苦涩、淡淡的清香流溢满口，令人
十分惬意。

东北人不论是做炖菜还是做炒菜，都喜欢用大酱爆
锅。油开之后，把浓浓的大酱淋到热油里，油与酱发出
热烈而浓急的嗞嗞声，香气喷发出来，炒勺把油与酱搅
动几下，放进葱姜蒜等，就可以炖炒了。酱香在水汽里
蒸腾，满屋飘散，这是我儿时在家里做饭时常见的情
景。炖菜要多放大酱，这样炖出来的菜味美的同时，不
失食材本身的味道，鲜鲜香香，令人食欲大增。东北常
见的炖菜，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得莫利炖鱼、鲇
鱼炖茄子等等都要放上足够量的大酱，菜的味道才会更
浓更可口。小时候我们常吃的炖菜都是些炖素菜，把土
豆或茄子切成条，放足大酱在锅里炖，其名字不是“炖土
豆”、“炖茄子”，而称其为“土豆酱”或“茄子酱”。把大
葱、小白菜、小根蒜等切成三四公分的段儿，放进其中搅
拌着吃，是一种最为原生态的吃法，令人大快朵颐。

东北人制作腊肉离不开大酱。选好一条肥瘦相间
的块肉或条肉，在其上面涂抹上一层大酱，串上麻绳，吊
在房梁上。经过几个月的浸润，肉里面浸足了大酱的味
道。东北人炖豆角时，都习惯切上几片蜡肉爆锅，如此
炖出来的豆角不发硬，嚼在嘴里酱香的味道。

东北人腌制咸菜大多采用“酱腌”。把嫩嫩的小茄
子、小辣椒、小土豆、小豆角、香菜根、芹菜、芹菜根等用
水焯好，混装在缝制好的纱袋里，放入装满大酱的缸中，
腌制一个月取出便可食用。这种做法一方面节省了食
盐，一方面腌制的咸菜中渗入了大酱的味道，更能令人
食欲大增。

大酱还有消炎、止痛的作用。皮肤烧伤、烫伤、冻
伤，令人十分痛痒难耐的时候，在患处抹上一层大酱，痛
痒立止，同时也防止了伤口感染。

酱缸都放置在家家的小园里，这样做能有效防止家
禽等的破坏。永远记得当年在家乡的菜园子里，母亲站
在开满梨花的树下，用酱耙子打着缸里大酱的情形。那
饱含乡土味的大酱，经发酵后，在小菜园微风的轻拂中
发出了沁人的香味。母亲一下一下的搅动，那神情，那
动作，仿佛融于山水间，定格在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烙
印中，定格在当时我幼小的心灵深处。

六月酱香
李百合

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
用文书。所谓诰是以上告下的意思。古
代以大义谕众叫诰。

诰作为王命文书开始于西周。如《尚
书?周书》载有《大诰》、《汤诰》、《康王之诰》
等篇，是周王用以告诫臣工的文书。

清沿明制，五品以上官员授以诰命，
六品以下授以敕命（含六品）。有制度规
定：封赠官员首先由吏部和兵部提准被封
赠人的职务及姓名，而后翰林院依式撰拟
文字。届封典时，中书科缮写，经内阁诰
敕房核对无误后，加盖御宝颁发。

清代诰命是用五色或三色纻丝织成
的。由于各官员的品级不同，诰命封赠的
范围及轴数、图案也各有不同。清朝规
定，凡封镇国公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用龙
边诰命，锦面、玉轴。封蒙古贝子、镇国
公、辅国公、札萨克台吉、塔布囊、蒙古王
公福晋及封外国王妃、世子、世孙的诰命，
为锦面、犀轴。诰命由翰林院撰拟，有固
定的程式，用骈体文，按品级高低增减字
句，由内阁颁发。

清代对诰敕文书的字句数量有严格
的限制。按官员品级增减字句。黑龙江
将军丰绅居从一品，其诰命字句起六句，
中事实十四句，结六句。丰绅之妻刘氏随

丰绅品级，其诰命亦为起六句，中十四句，
结六句。

诰命发放的对象不同，叫法也不同。
如五品官员本身受封称为“诰授”，封其曾
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生者称“诰
封”，死者称“诰赠”。

按照清代定制，凡太上皇，太皇太后、
皇太后布告天下臣民，也用诰书。

清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皇
帝颁发诰命，封授黑龙江将军丰绅及妻
室。丰绅，吴扎拉氏，字汉文，双城堡满洲
镶黄旗人，曾任笔帖式、骁骑校、防御、佐
领、协领、副都统等职。同治十三年（1874
年）补授黑龙江将军。丰绅因“才优果毅，
志励忠勤”，授“建威将军”，加一级，其妻
刘氏封一品夫人。此诰命采用五色丝织
成，云鹤锦面，满汉文书写，轴头织有“奉
天诰命”字样和升降龙盘绕图案，其书年
月处钤有“制诰之宝”。其后，光绪五年
（1879年）十一月丰绅调补绥远城将军，光
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调补江宁将军，光
绪二十年（1894 年）调任京城。自十七岁
拔为皮甲，丰绅即以打仗出力，奋勇善战
屡受奖赏。同治十三年（1874 年）十二月
清德宗载湉继位，改年号为光绪，并在登
基庆典上对文武百官进行封赠。在此次

封赠中，黑龙江将军丰绅被授为“建威将
军”，其妻刘氏被封为“一品夫人”，并颁给
诰命。

“光绪元年黑龙江将军丰绅及妻诰
命”为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珍品，形成于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历经百余
年，除两端玉轴遗失外，诰命保持十分完
好。此诰命长 440厘米，宽 32厘米，由黄、
赤、黑、苍、青五色织成，织锦正面为云鹤
图案。诰命两端织有满汉“奉天诰命”字
样和升降龙图案。诰文为满汉合璧，用
黑、蓝、绿、红、黄五色写在织锦上。前部
为丰绅诰命，后部为其妻刘氏诰命。满文
自左向右，汉文自右向左，在年月日处钤
盖满汉合璧“制诰之宝”朱印。

丰绅及妻刘氏所得到的“建威将军”、
“一品夫人”官职属武职封赠的正一品。
清代武职封赠的十六个等级为：建威大
夫、振威大夫、武显大夫、武功大夫、武义
大夫、武翼大夫、昭武大夫、宣武大夫、武
德郎、武略郎、奋武郎、奋武佐郎、修武郎、
修武佐郎。受到封赠的官员妻室随夫品
级，所得封赠设为九品，即一品：夫人、二
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
人、六品：安人、七品以下为孺人。受到封
赠的人员还可以支领高额俸禄。

清代颁发诰敕文书，封赠官职爵位，
建立了一套复杂琐碎的官爵除授制度，以
求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

清光绪诰命
张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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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林业工人，因为没有
文化，不能看书看报，也不会打扑克、打麻将，和
那个时代的许多林业工人一样，唯一的精神生活
以及娱乐方式就是听广播、听收音机。他没有什
么贵重之物，他一生唯一一件心爱之物是一架电
唱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物资溃乏，林业工
人的精神生活也很单调。一般家庭只能听广播
喇叭，生活稍微宽裕的人家有收音机，在广播停
止播音时，听收音机。那时，收音机、自行车、手
表、缝纫机被人们称为四大件，谁家要是拥有这
四大件是令人啧啧称道的。而电唱机却更是稀
有之物，很多人别说没听过，就连见也未见过。

每逢父亲下班后，就等着听广播。如果没收
到广播，就心神不宁。毕竟，广播是有时间限制
的。后来，父亲买了一台凯歌牌收音机，摆在木
箱子盖正中间，在收音机上还蒙了一块崭新的红
布。有人去我家见了红布蒙着的收音机就说：

“马师傅：你家供的什么神仙 ”父亲笑着说：“我
啥神仙也不供，我这宝贝能让我高兴。”

父亲一有空就站在木箱子前调台，听自已喜
欢的节目，有时甚至听到半夜。有时错过了自己
要听的节目，懊恼不已，有时为了等到自己喜欢
的节目，还要耐着性子听自己不喜欢的节目。渐

渐地，他感到听收音机还是受限制。
1975年初春，一位朋友说伊春市某单位新进

几台电唱机，通过内部人可买到。价格是 75元。
当时，父亲基本工资才 55元；幸好母亲有工作，一
家人才能维持温饱。父亲说:“别的先不买，攒两
个月钱，买电唱机。”就这样，父亲带头省吃俭用
两个月，花了 75元钱买了一架电唱机。

当我把电唱机拎回来的那天，一趟房的邻居
络绎不绝地来看稀奇，屋子里、院子里像演露天
电影似的，挤满了人。那一刻，父亲脸上洋溢着
掩饰不住的喜悦。

电唱机外壳像个小皮箱，大约 50厘米见方，
深蓝色，仿皮面，面上布满了凹凸的规则的花纹，
很金贵，很上档次。掀开箱盖，两根小小的零件
支住了箱盖，乳白色的电唱盘镶在箱子上，唱针
也是乳白色的。望着人们期待的、好奇的眼神，
我也有些激动。我按照广播电台的朋友教的程
序，开始第一次播放。通上电源，拿出一张唱片，
拿起唱针，放在唱盘的边缘；只见唱针开始在旋
转的唱盘上滑动。当唱针接触到唱片的刹那，人
们出奇地安静，只有歌声在回荡。那是一曲藏族
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当时,只有塑料唱片，内容也只是八个样板戏
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于是，我四处收集唱片。
一位朋友拿来几张老唱片:《王大妈爱和平》、山东
吕剧《李二嫂改嫁》等。

那时，父亲刚刚退休，听电唱机成为他的休
闲娱乐的主要内容。每天，劳作之余，父亲就会
坐在长条板凳上，面对着放着电唱机的三屉桌，
开始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听电唱机。

左邻右舍闲着没事的大人孩子，都会到我家
来听唱片。若是夏天或春末秋初，可以开窗的季
节，屋里坐不下，人们就拿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窗
台上；父亲打开窗户，把电唱机声音开到最大音
量，让一趟房乃至隔着道的邻居都能听见。那一
刻，屋里院外响彻着嘹亮的歌声或戏剧声。

听常了，有些片断都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
也会跟唱几段。有时，前后院的邻居还特意到我
家来听电唱机，父亲把已经很干净的桌面再擦一
遍，用一块柔软的布把电唱机里外擦一遍。再问
来者:听哪段？有的听《沙家浜》，有的听《红灯
记》。有的说你播啥我听啥。父亲轻轻把电唱片
放在电唱盘上，再拿起电唱针，仔细放在唱片上，
悦耳的声音就传出来了。

电唱机，成为父亲一生的心爱之物。给父亲
以极大的精神享受，给我们全家乃至邻居带来极
大的快乐。

后来，家里有了落地式收录机加电唱机，再
后来，先后有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家里再
也没有电唱机的声音了。可是，电唱机却常常在
我的记忆中响起……

父亲的电唱机
马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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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辈在场时，要等待酒菜上齐，长辈先入座后，晚辈们才可以按次序先后入座，
即便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没人敢越这雷池一步


